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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翁耽耽老墨虎
——元代散曲名家冯子振书法艺术初探

钟志刚

“冯翁耽耽老墨虎”“一世之雄哉”，是时人对元代散曲名家

冯子振诗文与书法的高度评价。

冯子振（1253-1348），字海粟，号瀛洲洲客、怪怪道人，湖南

攸州（今攸县）人。元大德二年(1298)，他进士及第，先被召为集贤

院学士、待制，之后继任承事郎，连任保宁（今四川境内）、彰德

（今河南安阳）节度使。

冯子振工诗文，以散曲的成就为最高，《中国文学史》将其列

为元代八大散曲名家之一。同时，他的书法成就也不可小觑，只

是其墨迹大多流落海外，致使在国内存世稀少，所以文献上鲜有

记载。“冯子振”的百科词条下没有相关记述，《冯氏家谱》以及

《湖南省志·人物志》也未对其书法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载。

近年来，日本二玄社以及国内的黄山书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相继出版了《居庸赋》《行书赠朱君璧诗并序》等墨迹本，让世人

得以领略冯子振的书法风采，学习、研究之风随之兴起。

冯子振的存世墨迹大致可归为三类。

其一为书画题跋。1287 年，冯子振应召入京，与著名书画家

赵孟頫一同供职于翰林学士院，深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还常应

大长公主之邀，在诸多名家字画上题跋。经冯子振题跋，落款标

注“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的现存书画作品，包括宋高宗的《金书

题葵花纨扇》、宋徽宗的《御河鸂鶒图》、黄山谷的《松风阁诗》、郭

恕先的《升龙图》以及钱舜举的《硕鼠图》等。

其二是题赠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行书赠朱君璧诗并

序》（又名《虹月楼记卷》）便属此类。该卷创作于元泰定四年，是

冯子振晚年自书七绝三首赠予其忘年交朱君璧的作品，是目前

国内保存颇为可观的冯氏书法佳作。

其三是自作诗文。冯子振六十二岁时，将人生经历中的所感

所悟，同居庸关的雄伟气象精妙融合，创作出近五千字的《居庸

赋》。此作全篇雄浑大气、视野宏阔，笔力刚健酣畅，行文跌宕起

伏，文采与书法并茂，被后世誉为“天下雄文”。这件作品现藏于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截至目前所发现的冯氏书法当中字数

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件。

元代书法呈现出两大流派。彼时，赵孟頫、鲜于枢等人高举

复古大旗，他们认为宋代书家破坏了“晋唐笔法”，风格流于狂

野，因而倡导重新回归晋唐时期的雍容典雅风格。另一流派则沿

着“宋人尚意”的书风脉络继续发展，继承了苏、黄、米、蔡“宋四

家”所开创的风格流派（当然，其源头仍是晋唐），冯子振无疑是

这一流派中的集大成者。

冯子振擅长行书，其书法特色鲜明，笔画干净利落、瘦硬劲

挺，结构欹侧变化、跌宕多姿，字势沉着痛快、爽劲豪健，能给予

观者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快感。他写字速度极快，类似米芾的“刷

字”风格。据文献记载，“（冯）为文当酒酣耳热，命侍者二三人润

笔以待，据案疾书，随纸多少，顷刻辄尽”，而作品完成之后，充溢

着一股浓郁的“书卷气”。就拿《居庸赋》墨迹本来说，洋洋洒洒五

千言，从头至尾，笔笔精到，无一丝一毫懈怠之态。

在宋代社会上下皆摹王（羲之）拟赵（孟頫）的风气之下，冯

子振这般极具个性的书风究竟从何而来呢？

首先，冯子振的书风与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可谓一脉相

承。从字形角度审视，冯子振曾取法“二王”行书，同《怀仁集王羲

之圣教序》以及王献之的《新妇地黄汤帖》《节过岁终帖》《东山

帖》等存在风格相似之处。其结体精巧灵巧，用笔纤细劲挺、疾速

畅达，讲究点画之间的承启映带。从章法布局上来看，字与字之

间极少运用连笔，换言之，他极为强调单字的形态结构，以及点

画的精妙、节奏韵律感，因此作品整体上趋于平稳均匀，鲜见大

幅度的起伏与空间变化。

其次，冯子振行书字势豪迈矫健，书写时痛快沉着，沿袭了

宋代“尚意书风”，融合了黄庭坚、米芾、蔡京等人的书法特征。他

的《赠朱君璧诗并序》借鉴了黄庭坚那种长枪大戟般的结构，呈

现放纵、开张之势；而《题展子虔游春图》《居庸赋》则明显吸纳了

宋代米芾、蔡京等人的用笔特征。

冯子振的书法在元明时期便已享有极高声誉，只是因其诗

文与散曲的名气过于响亮，反倒掩盖了他在书法领域的盛名。

元代著名儒学大家、“吴中学人”代表郑元祐，曾在墨迹本

《居庸赋》后题写长诗，赞誉之情，溢于言表：“冯翁耽耽老墨虎，

啸风词林彍飞弩。熊罴象犀在不数，血人牙牙齿踰斧……”元末

明初著名文学家、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也在给《居庸赋》题跋

时赞叹道：“海栗冯公以博学英词名于时，当其酒酣气豪，横厉奋

发，一挥万余言，少亦不下数千，真一世之雄哉！”

倘若将冯子振的书法同元代书坛领袖人物赵孟頫作横向对

比，便能发现二者风格差异：赵字风格平和，冯字则多呈欹侧之

态；赵字蕴含灵秀韵味，冯字却神骏且秀逸，虽说同样具备“秀”

的神采，然而品格各有千秋。从纵向维度审视，冯子振的书法传

承宋人“尚意书风”，远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还开创后世

文征明一派书风之先声。

时至今日，海内外人士对冯子振的书法有了全新认知，众多

研究者认为，就其书法成就而言，足以跻身元代书家的前列方

阵，纷纷将其存世墨迹视作文化艺术瑰宝。

“ 青 山 看 不 厌 ，流 水 趣 何

长。”

李白的这句诗，是对仙庾

镇的绝妙注脚。当你踏入这片

曾长久沉睡的土地，连绵的青

山以其变幻莫测的神韵徐徐展

开，恰似冬日里的一抹秋色，每

一处景致都耐人寻味……

耕食韵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

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

有哉！”

无数次走进仙庾岭下的耕

食书院，我仿佛总能听到古老

的《击壤歌》在头顶上空悠悠回

荡。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农耕

文明如同坚实的基石，奠定了

人们的生活根基，而仙庾镇，便

是这基石上的点缀——遥想当

年，先民们依循《周礼·地官·司

徒》中“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

土之名物”，春种秋收，与天地

和谐共处。

这里的人们勤劳质朴，汗

水洒落在每一寸土地上。他们

深知粮食来之不易，农人们的

生产既重产量，更求品质口感。

从古老的稻耕文化起，一代代

仙庾镇人用心呵护着土地，不

断探索创新种植方式，从单一

走向多样，始终坚守着对自然

的敬畏与传统。

“ 一 岭 围 天 青 ，群 峰 飞 不

起。蜿蜒化龙蛇，屈伸烟雾里。”

清人刘泽世的诗句，生动展现

了仙庾岭的独特风貌与神秘氛

围。山上有神奇草药，仿佛是大

自然的馈赠，蕴含着无尽的奥

秘。而坐落于岭下的耕食书院，

则巧妙地嵌入了耕食文化的内

容。它建筑结构精巧，布局独具

匠心，依青山，傍绿水，与自然

融为一体。院后的沙池，是孩子

们的童话世界，充满着欢声笑

语。麻石小径蜿蜒，两边竹色青

青，可供休憩漫步。坐于此，感

受着板栗落下的惊喜，品尝着

龙爪在秋霜中送来的甜蜜，仿

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周末得闲踏入这里，会体

验到别样的宁静与祥和。在这

里，时间仿佛静止，可放下疲惫

的身心，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

赐。耕食文化，不仅是一种生活

方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它让

我们懂得珍惜土地，尊重自然，

回归本真。

建筑韵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

鸟斯革，如翚斯飞。”《诗经》中

的这句话，在仙庾镇的建筑上

得以生动映照。

仙 庾 镇 的 古 建 筑 多 为 明

清风格，青瓦白墙，庄重典雅。

飞檐翘角如飞鸟展翅，轻盈灵

动，檐下雕花精美绝伦，花鸟

鱼虫 、人物故事栩栩如生，仿

佛讲述着古老传奇。最有名的

要算文昌阁了。文昌阁，又名

仙庾塔，这座八角七级楼阁式

花岗岩石塔，始建于唐朝。站

在塔下，仰望那高耸的塔身，

仿 佛 能 听 到 历 史 的 回 声 在 耳

边回荡。那回声中，有古人的

智慧，有岁月的沧桑，有对未

来的期许。

步入仙庾镇的古街，石板

路蜿蜒曲折，两旁的店铺古色

古香。木质门窗虽历经岁月侵

蚀，却依旧散发着古朴的气息。

在这里，能真切地感受到古人

的生活节奏，缓慢而有序，诗意

丛生。仿佛能看到昔日的商人

在此忙碌，行人在此漫步，时光

仿佛在这里凝固。

仙庾镇的民居建筑，更是

别具特色。多是四合院式布局，

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家

庭观念。院子里，常常栽种着花

草树木，给人以宁静与温馨之

感。如李家大院，几代人同处一

院，尊老爱幼，其乐融融。妙曼

花园中，三角梅嵌入简约白色，

如入诗境。

2024 年，我深入基层，采访

了几十位仙庾镇优秀的基层治

理者，通过他们的讲述了解到，

这里的居民和谐如一家人，他

们相互帮衬，共同打造了美丽

的地盘，共同经营美好的生活。

《论语》中曾言：“里仁为美。择

不处仁，焉得知？”仙庾镇的民

居，正是这种“里仁为美”的生

动体现。邻里之间，相互照应，

和谐共处，传承着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

孝道韵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

心夭夭，母氏劬劳。”《诗经·邶

风·凯风》中的诗句，恰似仙庾

镇孝文化的生动写照。

古稀之年的老莱子，身着

五彩斑斓的彩衣，俏皮地扮作

孩童模样，手中的拨浪鼓欢快

地摇动着，时而欢舞摇曳，时而

故作跌倒啼哭，只为能让双亲

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这是“二十

四孝”中著名的“戏彩娱亲”的

典故，而佐证老莱子墓在株洲

的“莱子捐碑”，就收藏于仙庾

岭上的仙庾庙中，这是仙庾岭

孝文化的源头所在。

还有后生阿良的故事，亦

在 这 片 充 满 温 情 的 土 地 上 久

久流传。自幼父母双亡的阿良

被 善 良 老 妇 人 收 养 ，心 怀 感

恩，极尽孝顺。仙庾岭遭旱灾

时，阿良每日上山砍柴换粮，

自 己 忍 饥 挨 饿 却 把 最 好 食 物

留给老妇人。一次砍柴摔落悬

崖后，得仙人赐予神奇种子，

果实美味且有延年益寿功效。

阿 良 将 果 实 分 给 村 里 的 老 人

与孩童，自此，仙庾岭百姓更

加注重孝道，尊老爱幼的传统

美德得以深厚传承。

在仙庾镇的村寨中，晚辈

悉心照料长辈起居饮食。每逢

节日或寿辰，一家人欢聚一堂，

共享天伦之乐，温馨如画。孝文

化在基层治理中熠熠生辉，村

里常举办关爱老人活动，邻里

相互敬重、互帮互助，格外照拂

老人。学校亦积极传承孝文化，

课堂上，老师讲述古代孝子故

事，学子们以作文、绘画表达对

孝的理解感悟。“夫孝，德之本

也”成为学子们的行为准则，引

领他们在成长道路上铭记孝的

重要性。

在传统节日里，仙庾岭的

孝文化更加浓郁。重阳节，众人

纷纷登高远眺 、插茱萸 、赏菊

花，向长辈致以最诚挚的礼赞

和祝福。春节之际，晚辈们恭敬

地拜年、献上精心准备的礼物，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

和乐融融。那温暖的场景，让人

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和孝文化

的魅力。

对于生活在仙庾镇的人来

说，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规

范，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它提醒

着我们珍惜亲情，感恩生命的

赐予，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忘回归家庭，关爱长辈。

民俗韵

仙 庾 镇 的 传 统 民 俗 丰 富

多彩，每逢佳节便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元宵节的灯谜 、端

午 节 的 赛 龙 舟 、中 秋 节 的 团

圆 夜 ，无 不 彰 显 着 仙 庾 的 文

化魅力。

元宵节时，花灯如繁星，孩

子们猜灯谜、嬉戏玩耍，老人们

则静静思索谜底，构成一幅温

馨生动的画面。端午节，粽叶飘

香，龙舟竞渡，展现人们团结拼

搏的精神。中秋之夜，明月高

挂，一家人围坐品月饼，讲故

事，享天伦之乐，传递着团圆与

思念。

威风鼓激昂澎湃，花鼓戏

悠扬婉转，成为仙庾镇民俗文

化的象征。看，威风鼓的鼓手们

身着鲜艳的服装，有力地挥舞

着鼓槌，那震撼人心的鼓点仿

佛 在 诉 说 着 仙 庾 镇 曾 经 的 辉

煌；看，花鼓戏演员们身着华丽

的戏服，生动地演绎着生活的

故事，精彩的表演仿佛带着人

们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先辈

们的生活情感。这既是一种娱

乐方式，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

传承。

仙庾美食则是民俗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茶油焖鱼、糯米

鸡、酸萝卜等美食，不仅满足味

蕾，更是情感与记忆的载体。在

传统节日或重要场合，人们总

会制作这些美食，与亲朋好友

一起分享。一道菜，就如一根细

长的情感纽带，牵系千家万户，

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

大家在共同的文化氛围中感受

到家的温暖和归属感。

仙庾镇的四韵交融，韵韵

相叠，犹如一部诗经，引经据

典，点滴接应。它们共同构成了

仙庾镇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

让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文化的魅力和生活

的美好。

而我们，正在这种叠韵中

耕耘……

湘山杂记
谭伟平

湘山之于炎陵，是名山，既因其秀美风景，亦因其悠长的历

史，更因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从位置看，湘山地处城西，县志有载“在县西一里”。此处的

县西一里，当是以古城为界而言，因为古城有城墙和城门，炎陵

古城西门为安济门，一里应该是指从西门到湘山的距离。

如今，县城早已扩大，湘山已然在城中了。从高度说，湘山

之于炎陵县城当属高山了，县志称赞曰“登临俯瞰城中，了如指

掌”。虽然其海拔最高亦不过 300 余米，但除了北边的青台山和

笔架峰外，县城南面和东面附近都没有更高的山，故此湘山则

显得高耸且突兀。从形态言，湘山恰似一条倒卧的巨龙，山顶的

三座山峰自西到东延绵相连，龙头在西，面向河漠水和草坪河

之交汇处，扼守自西入城之要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自古就有“天然城垣，西廓钥匙”之称。1928 年 4 月，毛泽东亲自

指挥的一场战斗，就是选择在这里设伏阻击，成功打掉了敌军

两个团，创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以少胜多的战

例。龙背在东，是湘山最高处，似巨龙高高隆起的脊背，给人以

雄伟壮阔之气势。

从景色观，湘山俊秀雄奇，自古以来不乏美誉，古县志把

“湘刹夹流”列为古酃县八景之一，赞其“孤峰拔起，二水夹流”。

古文人对其更是溢美有加，早在元代，就有牛良佐的“当时谁辩

娲皇手，培塿千山出此峰”的赞誉，后来又有清代诗人陈祖复

“一峰秀出拱城西，曲迳勾连客欲迷”的称颂，等等。时至今日，

湘山依然古木参天，“苍松繁荫，碧流萦绕”，峰叠峦嶂，林木蓊

郁，古道幽深，已成为省级森林公园，是居民游客闲暇假日休闲

避暑之胜地。

湘山有美丽的传说，相传此山原是洞庭湖龙太子的身躯所

变。山上也是佛教圣地，寺庙香火极旺，和尚达数十之众。每到

月圆之夜，寺内和尚便驾湘山顺河漠水而下，入洣水进湘江，到

湘潭看戏，天亮之前又返回到此。久而久之，他们的行为被当地

老百姓发现，担心这块风水宝地走失，即着人修造宝塔以镇之，

山至此而安定。由于看戏之处是湘潭，所以后人便将此山取湘

潭之“湘”以命名为湘山，塔亦名为湘山塔，而和尚主持的寺院

亦称为湘山寺。这个美丽传说，寄托了山城百姓对湘山的美好

愿望，因为，凡跟龙有联系的地方必是人杰地灵之处。

湘山之名起自何时，后人已无从知晓，但它还有一个名称

叫吾登山，却是明确无疑的。县志记载，明嘉靖四年（1525）由知

县易宗周更名，且在清代刘武枚的《游湘山赋》和段佐朝的《环

酃皆山赋》中皆有佐证，“易吾登兮易宰，今仍旧兮称名”“由是

而西，月岭亘地，吾登层塔”，只不过吾登之名应当流传的时间

不久，而湘山之名却传之后世，至今沿用。至于易知县为何要改

湘山为吾登山，缘由已无从知晓。查阅史料，易宗周本为广西临

桂人，在酃县任知县有 4年之久，在其任内主持修纂了酃县建县

312 年的第一部《酃县志》；重修了炎帝陵殿，将其易名为“圣容

殿”，并于殿旁修建了“奉圣寺”；古酃城墙也是在其任内竣工。

由此可见，他还是做了些事的，因此，改湘山为“吾登山”自然是

有其道理的。

湘山亦是佛教圣地，也可以说湘山之声名于外应当源起于

山上的古寺古塔。湘山古塔，有资料表明其始建于宋代，初名

“永怀塔”，后亦名文塔，位于西峰之巅，建筑系阁楼式空心结

构，六角七级，铁葫芦顶，连基座至塔顶，共九层，高约 15 米左

右。入口门楣镌刻有“湘山宝塔”四字，门联原为“文开一峰见，

塔旁九霄明”，门两侧有“八仙过海”等浮雕。县志记载，清道光

二十八年（1848），邑绅罗汉章出资增建二层，由此知之，在此之

前，塔高当为七层。1984年 10月，古塔被株洲市人民政府列为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县人民政府曾予重修，新嵌门联“月携

塔影天河去，风载琴声鹿原来”。

湘 山 寺 位 于 塔 旁 的 左 侧 ，县 志 记 载 ，明 朝 万 历 丁 巳 年

（1617）由罗一甲修建，并置田土供香火，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均

有重修，道光年间罗汉章再次修缮。但若仔细考证，则发现，其

实寺修建的时间应该更早，即使不是宋代，也应该不至于晚至

明代，因为早在元代就有时任常宁知州的牛良佐写过一首《湘

山寺》的律诗，诗中有云“好事何年开佛寺，野僧寻隐得灵踪”。

从诗中可以发现，作者也不清楚寺庙建于何时。寺庙的建造时

间应当更早，如果跨朝代的话，应是在宋代。

如今，古塔依旧，古寺已改建为观音殿，每逢初一十五虔诚

的信徒从四面八方前来叩拜祭祀，香火很是旺盛，这可能跟观

音娘娘灵验有关吧。

今日湘山，风景依旧，更增加了文化的厚重。西峰除了古塔

古寺，又新建有五子庙，神农天子、钟馗才子、孟姜女子、铁头太

子、罗浮孝子五位炎陵圣人奇人的塑像供奉其中，供人祭拜；中

峰已成为红色文化的展示区，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接龙

桥战斗旧址、名人园等一一数说着红色炎陵的辉煌；东峰的知

青阁则把当年上山下乡青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永久铭记在

炎陵人民心中。

湘山如画，值得细细品鉴，身为湘人，尤甚。


